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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柏林自由大学的德国东亚博物馆，那天正值柏林夏季

博物馆长夜，对酷爱艺术和文化展览的柏林人来说，这个一

直持续到午夜两点的活动就像一个节日。在博物馆的二楼大

厅，易文拥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讲台，笔、墨、纸、砚，文

房四宝一应俱全，一叠淡黄色的生宣，两枝富贵竹很简单地

渲染出一派中国传统书画的氛围，周围是一群金发碧眼、充

满好奇又满怀热望的面孔。易文穿着一件黑色的斜襟上衣，

悬腕在宣纸上边写边讲解汉字起源、六种造字法。她的德语

温和婉转，举手投足流露着一种简朴的平静，可是这平静似

乎又很有权威，几个跃跃欲试的德国人在她的指导下，在宣

纸上颤颤巍巍地落下了第一滴墨。 刚来时像惊恐的小动物 今

年30岁的易文，来德国之前是安徽芜湖的一名中学教师，大

学在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画专业专攻人物工笔。她有一张典型

的中国人的圆面孔，也许5年的德国生活让她感染了日尔曼民

族特有的冷静和严谨，笑起来也是一脸平静。谈起静，易文

笑了，说：“你知道吗？不久前有一个德国朋友还跟我说，

文，你刚来时就像一只惊恐的小兽，每天见你都是张惶失措

的样子。”1999年3月15日，25岁的易文提着一只行李箱只身

来到德国中部城市汉诺威。离开祖国时，易文放弃了房子、

职称以及垂手可及的领导岗位“我坚持自己的信念，好像一

直在寻找的那个自我一定会在远方”。 可是在汉诺威的最初

两个月，易文几乎是像哑巴一样过来的，没有任何交流，因



为在国内四个月的德语强化根本派不上用场。“我曾经患有

纸张恐惧症”。每天回到家，打开信箱各种信函扑面而来。

在德国许多社会工作都是通过信函方式来完成的。比如你初

到一个城市，需要申报户口，要到保险公司签署医疗保险，

要去学校注册，诸如此类的信件都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你必

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做出反应。那时对易文来说，打开信箱就

意味着随时遇到麻烦，每处理一封信件，都是克服一个困难

。 到另一个城市不来梅去参加德语水平测试时，易文白天拖

着行李去教室，晚上拖着行李在校园里挨家询问是否有空房

间出租。“那种黑夜里一个人的绝望和孤单，让我第一次流

泪了。”这个女孩的执著和勇敢感动了校方，破例给她介绍

了一家本来是只给欧盟成员国交流学生的房东。“在安娜舒

伯特太太家的两个月，我的语言有了质的提高，而且第一次

感到自己的文化背景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女房东过生日的

时候，易文做了一个精美的中国剪纸二龙戏珠为她祝寿，看

着栩栩如生的中国龙从这个东方女孩的手中脱落，老太太简

直着了迷。 流水线生活改变价值观 语言考试通过之后，易文

本来可以留在汉诺威大学学习教育专业的，但是迫于经济压

力，她又提着行李来到首都柏林寻找打工机会，以补贴自己

的学业。于是在一条组装电脑光驱的流水线上，一站就是两

个月。当时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每天8个半小时，完全是机械动

作，繁重而简单的体力劳动。有时是折叠硬纸壳的外包装，

有时粘贴条形码。硬纸壳很厚，有锋利的边缘，一天下来手

臂上经常划满血印，而条形码对位置的要求十分严格，不能

有任何误差。德国人对工作要求向来是一丝不苟的，而且特

别具有主人翁责任感。“我的上线是一个波兰人，下线是一



个德国人。波兰人总是想方设法减慢工作速度，而德国人总

是在催促，快一点快一点，掉在地上的任何东西他都仔细地

捡起来，分门别类整理好。”正是这个流水线上的德国工友

，让易文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少年人不切实际的幻想

早已不存在了，甚至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在这里也消失

了，机械的流水线上只有生存。 德国的冬天白天非常短促，

早出晚归的普通蓝领工人一整天基本见不到太阳。“有两个

月的时间，我每天乘坐100年的老地铁，车窗外不时划过昏黄

的灯光，车厢里是一张张疲惫的面庞和烟草味。忽然发现原

来心里存在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那条界线，已经慢慢融

合起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潜意识，在2个月为生存而

完成的劳动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找到一个普通人的成功 

在这种隔绝和沉默中易文差不多折腾了一年，2000年4月，她

成为柏林艺术大学传播系的注册学生，研究方向是社会经济

传播。这个专业在德国的排名比较靠前，目前德国广告和传

播界8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